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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注射了 5针干
细胞动员剂之后，昨日上

午，去年11月与夏丽配型
成功的志愿者———27岁的
成都小伙夏辉在妹妹夏琳
的陪伴下来到华西医院细
胞采集室，开始从他身上采
集造血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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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9：10，造血

干细胞采集正式开始了。夏
辉轻轻地躺到病床上，将两
臂的袖子高高挽起，医生叮
嘱他把自己的体位调整到
最舒服的位置。因为要从身
上采集 100ml造血干细
胞，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在这4小时时间内，夏辉的
两只手臂都不能动。稍微动
一下，移动了粗大的钢针，
就会影响采集效果。看着大
钢针刺入臂弯的大动脉，鲜
艳的血液顿时沿着长长的
导管输入采集机，“不紧

张，我一点都不紧张，就像
输液一样，不痛。”夏辉面
带微笑对着妹妹说话，生怕
妹妹为自己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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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25，医院营养

科来定制夏辉中午的饭菜。
“我哥该吃点啥子好呢？有没
有啥子禁忌？”专门调假来照
顾哥哥的妹妹夏琳，赶紧询问
医生，得知不需要忌口，躺在
床上的夏辉赶紧说想要吃点
“辣”的。妹妹立刻表示反对，

营养科的护工建议来点汤，考
虑了半天，妹妹给哥哥点了一
份炖鸽子汤，一份蒜薹肉丝，
一份番茄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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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1：15，100ml的造

血干细胞终于采集完毕。此
时，四川省骨髓库建立后第
四个献出骨髓的志愿者胡勇
也来到医院看望夏辉。胡勇
曾于 2005年 5月 31日捐
出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救助
了一个也在南京中大医院医

治的白血病男孩。“两年了，
到现在我只知道那个小男孩
叫郝永强，其他一切信息都
不知道。”胡勇对着刚刚从
病床上坐起的夏辉说，夏辉
太幸运了，这次可以“特派”
妹妹送“救命血”去见证自

己救人性命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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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医院血液科层流病
房，夏丽所在的无菌舱门口，

夏丽的妈妈一眼见到那个装
着干细胞的小箱子，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胡勇和夏琳赶紧把
她扶起来。“谢谢你们，你们救

了我女儿的命，也救了我们全
家啊。”李菊华泪流满面。这个
通往新生命的神秘箱子被打
开了。护士蘸湿毛巾，戴着橡

胶手套，小心地将承载着生命
种子的红色血袋擦拭了一遍。
赵医生蹲下身来，在一张“交
接单”上认真地签下自己的名
字。交接完成，护士将血袋拿
进工作间，门关上了。

几分钟之后，殷红的血液
通过夏丽脖子上的插管缓缓

地流动着。躺在病床上的夏
丽，忍不住伸出手，将插管捧

起来抚摸着，她紧闭着双唇，
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夏丽，见到你很高兴，

你很坚强，我替哥哥带一句话
给你：希望你早日康复。”夏
丽拿着听筒，脸上露出甜甜的
笑容，“谢谢你来看我，我可

以叫你姐姐吗？捐骨髓给我的
哥哥是叫夏辉吗？”夏丽一个
字一个字，问得很认真，还用
手指在床头比划着。她是想把
这个名字记在心里。
“你好好休息，加油，坚

强”。夏琳匆匆挂了电话，扭

头拉着夏丽妈妈的手，眼泪不
听使唤地就掉下来了。

下午 5：20，夏琳提着紫
色的恒温箱，跟随胡勇登上了

CA4571次成都飞往南京的
飞机。恒温箱并不重，里面只
有三个起冷藏作用的冰盒和
一袋 100ml的造血干细胞，
然而对夏琳来说，这简直是有

生以来最重的一个行李了。由
于以前都是骨髓库的工作人
员护送造血干细胞，夏琳此次
开了第一位由捐献者家属护
送的先例。

18：58，两辆救护车驶出

中大医院，穿越市中心地带之
后，车速越来越快。临窗而坐的
医生赵刚神色凝重，不时掏出
手机看时间。此行，他肩负着一
个重要的使命：去机场接供体
空运来的造血干细胞。
“从成都送过来的干细胞

其实就是生命的种子，我们把
它们种到夏丽的身体里，让它
们生长起来，夏丽就能够获得

第二次生命了。”赵医生说。救
护车在机场刚停稳，赵医生就

一个快步，急忙跳下车。
“来了”，不知是谁喊了

一声，机场出口处的灯亮起来
了，人群呼呼拉拉围了一个
圈。一位身穿黑色西装，系着
领带的男士肩上挎着一个箱
子躲闪地往前走，一只手紧紧

地搭在白色的箱盖上，好像在
保护什么。他的身边，是一个
身穿白色风衣的年轻漂亮女
孩。她焦急地喊着：“赵医生
呢？我们找赵医生。”赵医生
拨开人群，冲上去跟两人先后
握了握手，来不及寒暄，把两

人转移到救护车上。
救护车迅速启动，赶往中

大医院。“我叫夏琳，是此次
骨髓捐赠者的妹妹。由于国际
惯例，捐献者和受捐者暂不能
见面，哥哥嘱咐我一定要代他
好好看看这个新妹妹。”

昨晚 9点 20分，紧张
而安静地等待18分钟后的夏

辉所捐血干细胞完全输入夏
丽体内，为了珍惜这宝贵的救
命血，医生又用了几袋生理盐
水冲洗血袋。
“我挺好的。”夏丽看上

去精神很好，通过电话，她告

诉外面守护的人。听到她的
话，通过玻璃注视她的亲朋好

友和医护人员也轻松许多。
负责这次骨髓移植手术

的赵刚医生说，移植的造血干
细胞成活率达 96%，手术很
顺利。观察两星期后将确定移
植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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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无菌舱里的夏丽昨
天特地穿了一件红色外套。

夏丽的家人告诉她，“学校
里的同学们为你特地举办了
演唱会。我们的小摊今天也
停业了。而且摆了个牌子：经
常来此光顾的老师和同学
们，夏丽今天进行骨髓移植，
我们暂时停业。谢谢大家。”

“在无菌舱里就不用戴
口罩了。”昨天下午5点多，
夏丽躺在病床上，对着话筒，
笑着和记者交谈。“有一次
照镜子，我还真觉得自己剃
了光头之后，有些像陈晓旭
呢。”她一边自我调侃，一边

不好意思地偷偷把头上天蓝
色的无菌帽往下拉了拉。

夏丽所住的无菌舱，其
实是一个只有 10平方米左
右的小单间。里面摆放着一
张床，一个小桌，一把椅子，
病床对面的墙壁上挂着电

视机，地上摆着盆子、拖鞋，
还有一只垃圾筐。“所有的
东西都是经过严格消毒的，
我自己进来之前还先在浴
缸里泡了个消毒澡呢。”见

记者笑，夏丽说，“其实一点
都不好玩的，泡得我都呕吐

了。可能是身体太虚弱了
吧，消毒液的味道又很重。”

记者注意到，靠近床头
的一侧屋顶布满了金属孔，
“可能是用来清洁空气
的”，夏丽解释说。“空气有
些干燥，一般保持在25℃，
不能太湿润了，怕滋生细
菌。”窗子的右侧有一扇门，
是专供医生护士出入的。
“为了避免细菌感染，平时
护士也不怎么进来，连输液
都是在舱外进行的，就是通
过这个管子连到外面，”她

说着，用手指了指脖子上的
插管。
“这几天化疗的效果还

不错，现在我体内的白细胞
已经降到700了。”她抬起
眼睛示意了一下小桌上的
一堆药片，“这些日子每天

都要输液，吃药，现在就等
着它们发挥作用了。化疗难
受的时候，连电视都看不下
去，老是恶心，不管是饭还
是药，见到就想吐，这两天，

因为用药的缘故，又发烧
了，从昨天头就一直疼得厉

害。一般情况下我是懒得下
床的，省点力气，现在连小
便都太费劲儿，大喘气。”夏
丽说着说着，眉头就皱起来
了，圆圆的眼睛往上翻着，
小嘴也不满意地撅着。
“不过，我心里还是很

激动的，想到再过几个小
时，健康的干细胞运来了，
一滴一滴流进我的身体里
面，我就感觉好神奇呢。”提
起即将进行的骨髓移植手
术，她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
情。“早就知道手术定到这

个日子了，可心里也不怎么
着急，这会儿离手术时间越
来越近了，反倒越来越心
急，恨不得马上就能拿到干
细胞。

医生说，其实移植手术
本身挺简单，就跟输血一

样，关键在于术后的护理和
预防。“排异反应的控制是
最困难的，其实还是有很多
运气的成分。不过，我相信，
我一定会有好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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